
高
曉
松
寫
了
一
首
歌
，
︽
生
活
不
止
眼
前
的
苟

且
︾
，
許
巍
用
溫
暖
而
略
略
沙
啞
的
聲
音
反
覆
吟

唱
：﹁
生
活
不
止
眼
前
的
苟
且
，
還
有
詩
和
遠
方
的

田
野
，
你
赤
手
空
拳
來
到
人
世
間
，
為
找
到
那
片
海

不
顧
一
切
。﹂
無
論
是
曲
風
還
是
歌
詞
，
這
首
沿
襲

舊
日
情
愫
的
校
園
民
謠
，
並
無
任
何
突
破
之
處
，
而
這
首

文
藝
氣
息
濃
郁
到
讓
人
微
醺
的
歌
，
飲
一
盞
茶
的
功
夫
，

就
佔
領
了
微
信
朋
友
圈
。
看
樣
子
，
依
舊
苟
且
着
的
人

生
，
並
不
在
少
數
。

這
兩
日
，
遇
到
一
個
小
時
候
抱
過
我
的
鄰
居
。
只
記
得

那
時
候
他
身
材
挺
拔
，
眉
目
俊
朗
。
隔
了
二
十
幾
年
沒

見
，
儘
管
他
已
經
是
個
乾
瘦
老
頭
，
鬚
眉
疏
朗
的
面
孔
，

依
稀
還
有
舊
年
殘
留
的
些
許
氣
息
。
他
說
，
這
些
年
，
就

是
從
一
個
女
人
身
邊
晃
蕩
到
另
外
一
個
女
人
身
邊
。
現
在

年
老
色
衰
身
體
壞
了
，
惟
有
回
到
故
鄉
，
才
有
可
能
找
到

一
抔
溫
熱
的
黃
土
，
將
來
把
自
己
好
好
埋
葬
。

這
樣
的
話
，
聽
着
放
蕩
不
羈
又
瀟
灑
任
性
，
令
人
艷

羨
。
現
實
的
悲
傷
，
常
常
深
不
見
底
。

父
亡
之
後
，
剛
滿
十
歲
的
他
，
隨
母
改
嫁
。
在
一
個
少

年
最
該
叛
逆
的
青
春
期
，
飢
餓
和
寒
冷
百
般
凌
辱
，
冷
眼

和
嘲
諷
如
影
隨
形
。
勉
強
可
以
果
腹
的
一
碗
薄
粥
，
隨
手

丟
過
來
的
半
個
饅
頭
，
一
天
一
天
，
吞
噬
了
他
全
部
的
自

尊
，
還
有
男
生
原
該
有
的
志
氣
。

低
到
塵
埃
裡
，
只
能
苟
活
，
哪
裡
還
有
開
出
花
朵
的
力

氣
。
常
年
短
衣
破
褲
、
衣
衫
襤
褸
的
他
，
竟
生
得
腿
長
膀

闊
，
尤
其
一
對
英
氣
逼
人
的
眼
睛
，
見
之
不
俗
。
他
還
不
滿
二
十

歲
，
不
少
只
生
了
女
兒
的
人
家
已
開
始
打
他
的
主
意
了
。
他
果
然
走

了
靠
臉
吃
飯
的
路
。
第
一
次
入
贅
的
人
家
，
只
有
一
個
嬌
生
慣
養
的

獨
女
，
婚
事
剛
談
妥
，
就
給
他
做
了
一
身
全
新
的
藍
布
中
山
裝
。
穿

着
此
生
第
一
套
新
衣
服
，
斜
挎
着
一
個
黃
布
包
，
在
幾
個
異
姓
兄
弟

的
簇
擁
下
，
他
成
了
別
人
的
上
門
女
婿
。
黃
布
包
裡
裝
着
母
親
給
他

準
備
的
一
條
白
毛
巾
，
一
隻
搪
瓷
碗
。
黃
布
包
上
，
貼
着
一
顆
紅
色

平
絨
質
地
的
五
角
星
，
下
面
繡
了
一
行
毛
體
的
字
，
紅
軍
不
怕
遠
征

難
。安

穩
飯
吃
了
不
到
兩
年
，
他
便
被
攆
回
來
的
。
女
方
撂
的
話
很
難

聽
，
白
瞎
了
一
副
好
皮
囊
，
飯
量
大
氣
性
小
，
窩
囊
懦
弱
，
根
本
就

不
是
能
頂
門
立
戶
的
材
料
。
他
又
淪
落
到
喝
一
碗
薄
粥
，
也
要
訕
笑

許
久
的
境
遇
，
所
幸
，
還
有
紅
軍
不
怕
遠
征
難
的
黃
布
包
陪
着
他
。

三
個
月
後
，
他
再
次
入
贅
。
對
方
是
一
個
三
十
多
歲
的
寡
婦
，
有
兩

個
孩
子
。
寡
婦
對
他
還
算
不
錯
，
怎
奈
那
個
年
紀
大
一
點
的
繼
子
始

終
不
容
他
，
不
到
兩
年
的
時
間
，
他
挎
着
黃
布
包
又
回
來
了
。
後

來
，
他
第
三
次
入
贅
，
第
四
次
入
贅
…
…
入
贅
的
地
方
愈
來
愈
遠
，

入
贅
的
次
數
也
無
人
說
得
清
楚
了
。
此
後
，
再
無
半
句
跟
他
有
關
的

音
訊
。
以
至
於
他
的
老
母
親
過
世
，
也
沒
有
人
想
起
要
給
他
報
個

喪
。
直
到
二
十
多
年
後
，
他
被
人
發
現
一
臉
病
容
，
挨
在
異
姓
兄
弟

家
門
口
。
有
上
了
年
紀
的
人
感
嘆
，
他
終
究
免
不
了
遭
人
嫌
棄
的
命

運
。我

遇
到
他
的
時
候
，
他
已
經
回
來
兩
年
多
了
。
他
驚
嘆
，
你
小
時

候
我
還
抱
過
你
，
你
如
今
都
長
這
麼
大
了
，
還
做
了
記
者
。
我
溫
和

的
笑
了
笑
，
心
裡
頭
泛
起
的
酸
楚
橫
衝
直
撞
。
忽
然
很
想
給
他
扔
一

支
煙
，
摸
了
摸
口
袋
，
才
意
識
到
自
己
其
實
從
來
都
不
抽
煙
。

看
我
並
沒
有
要
給
他
煙
抽
，
他
略
微
低
了
低
眉
，
抿
着
嘴
擠
了
一

個
笑
給
我
，
然
後
慢
慢
走
開
了
。
背
影
孤
拐
寥
落
。
剩
下
我
自
己
，

尷
尬
得
有
些
手
足
無
措
。

這
麼
多
年
過
去
了
，
他
四
處
遊
走
，
也
不
過
是
為
了
白
天
有
一
碗

熱
飯
，
晚
上
有
一
個
暖
和
的
被
窩
。
也
不
知
道
，
這
樣
的
人
生
算
不

算
苟
且
。
也
不
知
道
，
他
的
媽
媽
有
沒
有
跟
他
說
，
人
生
不
止
有
苟

且
，
遠
方
的
田
野
上
，
還
有
溫
熱
的
生
活
。

生活豈止眼前的苟且

根
據
諾
貝
爾
的
遺
囑
，
和
平
獎
的
宗
旨
是

表
彰﹁
為
促
進
民
族
國
家
團
結
友
好
、
取
消

或
裁
減
軍
備
以
及
為
和
平
會
議
的
組
織
和
宣

傳
盡
到
最
大
努
力
或
作
出
最
大
貢
獻
的

人﹂
。

不
過
該
獎
項
也
可
以
授
予
符
合
獲
獎
條
件
的
機

構
與
組
織
。

基
本
上
，
諾
貝
爾
和
平
獎
是
對
當
年
全
球
境

況
，
尤
其
是
在
減
少
危
機
方
面
境
況
的
一
種
反

映
。關

於
諾
貝
爾
和
平
獎
一
直
存
在
很
大
的
爭
議
。

譬
如
諾
貝
爾
和
平
獎
的
頒
發
對
象
有
可
能
並
不

愛
好
和
平
，
這
是
一
大
難
題
。

因
為
諾
貝
爾
基
金
會
無
法
確
定
得
獎
人
在
得
到

和
平
獎
後
是
否
還
會
發
動
戰
爭
，
所
以
諾
貝
爾
基

金
會
只
能
在
道
德
層
面
上
約
束
得
獎
者
，
希
望
得

獎
者
保
持
最
大
限
度
的
克
制
。

諾
貝
爾
獎
的
老
規
矩
：
得
主
必
須
是
三
人
以

下
，
也
產
生
了
較
大
的
爭
議
，
有
人
說
這
個
規
則

與
西
方
價
值
觀
相
吻
合
，
該
獎
項
只
是
表
彰
在
科
學
領
域
中

有
重
大
突
破
的
個
人
和
小
團
隊
的
。

不
過
也
有
例
外
的
是
諾
貝
爾
獎
中
的
和
平
獎
，
分
別
在
一

九
一
七
年
、
一
九
四
四
年
、
一
九
六
三
年
頒
發
給
了
紅
十
字

國
際
委
員
會
︵International

C
om
m
ittee

of
the
R
ed

C
ross

︶
組
織
。

諾
貝
爾
和
平
獎
是
五
個
諾
貝
爾
獎
中
的
一
個
。

諾
貝
爾
和
平
獎
得
獎
者
於
每
年
的
十
月
份
宣
佈
。

在
此
之
前
，
挪
威
諾
貝
爾
委
員
會
成
員
將
會
以
多
數
票
來

選
擇
諾
貝
爾
獎
得
主
，
人
選
一
經
決
定
，
不
得
修
改
。

諾
貝
爾
和
平
獎
得
獎
者
的
名
字
將
會
在
隨
後
的
新
聞
發
佈

會
上
宣
佈
。
二
零
一
三
年
十
月
十
一
日
︵
星
期
五
︶
十
一

點
，
二
零
一
三
年
諾
貝
爾
和
平
獎
宣
佈
授
予
禁
止
化
學
武
器

組
織
。

截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
已
有
一
百
人
和
二
十
三
個
機
構
獲
得

了
諾
貝
爾
和
平
獎
。

二
零
一
五
年
諾
貝
爾
和
平
獎
由﹁
突
尼
斯
全
國
對
話
大

會﹂
奪
得
。

諾
貝
爾
委
員
會
讚
揚
其
在﹁
阿
拉
伯
之
春﹂
後
，
在
建
立

多
元
民
主
方
面
作
出
了
決
定
性
的
貢
獻
。

第
一
屆
諾
貝
爾
和
平
獎
於
一
九
零
一
年
舉
行
，
得
主
是
尚

．
亨
利
．
杜
南
︵Jean

H
enriD

unant

︶
與
弗
雷
德
里
克
．

帕
西
︵Frédéric

Passy

︶
。

尚
．
亨
利
．
杜
南
︵
一
八
二
八
年
至
一
九
一
零
年
︶
是
瑞

士
商
人
和
人
道
主
義
者
，
紅
十
字
會
創
辦
人
，
後
人
尊
稱
他

為﹁
紅
十
字
會
之
父﹂
。

一
八
五
九
年
，
杜
南
於
出
差
途
中
目
睹
了
索
爾
費
里
諾
戰

役
的
後
果
。

後
來
，
他
在
自
己
的
著
作
︽
索
爾
費
里
諾
回
憶
錄
︾
中
記

錄
了
這
段
經
歷
，
書
中
的
設
想
最
終
促
成
了
一
八
六
三
年
紅

十
字
國
際
委
員
會
的
創
立
。

一
八
六
四
年
的
︽
日
內
瓦
公
約
︾
也
是
以
杜
南
的
思
想
為

基
礎
。

弗
雷
德
里
克
．
帕
西
︵
一
八
二
二
年
至
一
九
一
二
年
︶
，

法
國
理
論
經
濟
學
家
，
世
界
第
一
個
國
際
和
平
組
織

︱
國

際
和
平
聯
盟
和
各
國
議
會
聯
盟
的
創
始
人
之
一
。

帕
西
認
為
自
由
貿
易
能
將
不
同
國
家
連
繫
一
起
，
成
為
夥

伴
，
就
像
在
相
同
的
企
業
內
一
樣
，
從
而
解
除
武
裝
，
令
戰

爭
消
失
。

和
平
獎
的
得
主
可
以
獲
得
一
枚
勳
章
、
一
張
獎
狀
及
一
筆

獎
金
。

（
「
說
諾
貝
爾
和
平
獎
」
之
二
）

存在很大爭議

因
為
今
年
流
感
失
控
，
一
直
苦
無
對
策
的
西
醫
想
出
一

個
辦
法
，
就
是
在
明
年
邀
請
私
家
醫
生
主
動
到
幼
稚
園
為

學
童
注
射
流
感
疫
苗
。

衛
生
署
一
直
有
公
佈
接
種
率
的
數
字
，
在
大
力
催
谷
之

下
，
加
上
有
資
助
，
接
種
率
已
比
去
年
上
升
兩
成
。
他
們

卻
不
再
提
剛
剛
過
去
一
年
的
疫
苗
，
誤
差
率
極
高
的
事
實
。
當
時

新
聞
是
這
樣
說
：﹁
正
緩
慢
變
種
的
甲
型﹃H

3N
2

﹄
瑞
士
型
流

感
病
毒
，
令
流
感
疫
苗
的
抗
原
成
效
，
由
原
來
的
五
至
六
成
降
至

兩
成
半
，
對
高
危
人
士
更
跌
至
只
有
一
成
左
右
保
護
力
。﹂

接
種
率
重
要
嗎
？
前
提
是
疫
苗
要
有
效
且
無
副
作
用
。

勞
永
樂
醫
生
曾
引
用
獨
立
學
術
評
審
機
構C

ochrane

的
︽
成

年
人
注
射
流
感
疫
苗
成
效
︾
報
告
：﹁
注
射
流
感
疫
苗
沒
明
顯
減

低
病
假
，
也
沒
明
顯
減
少
因
流
感
而
需
入
院
人
數
。﹂

疫
苗
每
次
只
能
覆
蓋
四
至
五
種
型
號
，
去
年
就
猜
不
中
，
醫
學

界
飾
說
為
病
毒
漂
移
，
但
其
實
病
毒
有
過
百
種
，
而
且
不
斷
變

種
。
以
上
報
告
的
結
論
是
在
流
感
疫
苗
病
毒
和
正
在
流
行
的
流
感

病
毒
吻
合
時
，
要
減
少
一
個
人
患
上
流
感
，
就
需
有
三
十
三
個
人

打
疫
苗
。
而
在
不
吻
合
的
年
份
，
要
減
少
一
人
染
上
流
感
，
就
要

替
一
百
個
人
接
種
。

更
恐
怖
的
是
，
該
報
告
的
疫
苗
成
效
可
能
已
被
高
估
。﹁
因
為

被
評
審
的
四
十
個
臨
床
測
試
中
，
竟
然
有
十
五
個
是
藥
商
出
錢
做

的
，
另
外
有
四
個
無
申
報
有
無
收
過
藥
商
錢
。﹂
勞
醫
生
也
引
自

己
聽
來
的
消
息
，
醫
護
人
員
的
流
感
疫
苗
接
種
率
一
直
下
跌
，
去

年
甚
至
只
有
兩
成
。

另
外
就
是
副
作
用
問
題
，
流
感
疫
苗
在
美
國
的
疫
苗
賠
償
機
制

裡
是
賠
得
最
多
錢
的
，
不
只
是
吉
巴
二
氏
綜
合
症
，
還
有
林
林
總

總
不
同
的
問
題
，
包
括
失
聰
。

而
根
據C

ochrane

報
告
，
勞
永
樂
醫
生
生
前
指
出﹁
每
注
射
一
百

萬
劑
流
感
疫
苗
，
就
平
均
有
一
點
六
人
出
現﹃
吉
巴
二
氏
綜
合
症﹄
這

種
嚴
重
不
良
反
應
，
輕
則
令
人
短
暫
痲
痺
，
重
則
致
人
於
死
。﹂

這
是
疫
苗
無
可
避
免
的
副
作
用
，
這
亦
代
表
大
規
模
的
接
種
已
鐵
定
要
犧

牲
一
部
分
人
，
換
句
話
說
，
為
了﹁
防﹂
流
感
，
必
定
要
有
人
犧
牲

︱
而

我
們
現
在
談
的
是
幼
稚
園
生
。
當
然
，
你
說
流
感
也
會
死
人
，
但
以
上
的
情

況
是

︱
不
經
治
療
，
在
無
變
數
的
情
況
下
，
大
規
模
接
種
裡
，
必
定
出
現

的
情
況
。
這
可
是
極
其
嚴
肅
的
道
德
抉
擇
問
題
。

除
了
效
用
低
及
副
作
用
存
在
外
，
還
有
疫
苗
的
反
效
果
，
下
次
再
談
。

為幼稚園生注射疫苗防流感﹖

偶
翻
開
一
張
老
照
片
，
是
和
兩
位
美
女
合

照
。
那
是
二
十
年
前
，
人
大
代
表
可
以
攜
帶
家

眷
參
加
視
察
活
動
兼
留
影
。
所
處
何
地
，
記
不

得
了
，
但
照
片
卻
註
明
是
一
九
九
六
年
九
月
十

二
日
拍
的
。

兩
位
美
女
，
一
是
人
大
代
表
、
影
視
紅
星
汪
明

荃
，
另
一
位
是
人
大
代
表
古
宣
輝
的
夫
人
。

當
年
我
未
滿
七
十
歲
，
仍
算﹁
芳
華
正
茂﹂
，
看

上
去
也
頗﹁
靚
仔﹂
。
今
已
達
真
正
的
風
燭
殘
年
，

而
同
行
的
老
伴
也
已
辭
世
，
回
首
往
事
，
不
禁
感
慨

繫
之
。

最
近
學
校
有
高
齡
教
工
會
春
節
聯
歡
，
我
在
致
詞
時

說
希
望
大
家﹁
老
當
益
壯﹂
。
老
是
現
實
，
沒
有
六
十

五
歲
，
參
加
不
了
這
個
高
齡
會
。
但﹁
益
壯﹂
，
卻
是

鼓
勵
的
話
，
希
望
還
有
壯
年
的
雄
心
壯
志
，
希
望
還
有
進
取
心
。

可
是
，﹁
不
見
去
年
人
，
淚
濕
春
衫
袖﹂
，
去
年
老
伴
辭

世
，
現
在
懷
念
，
仍
然
淚
濕
不
已
。

老
伴
西
歸
，
我
的
精
神
寄
託
轉
到
六
歲
的
小
孫
子
身
上
，
但

稚
兒
不
知
爺
爺
心
事
，
他
不
會
寄
情
於
與
爺
爺
玩
耍
。
他
的
至

親
是
他
的
父
母
，
他
的﹁
玩
伴﹂
是
他
的
平
板
電
腦
。
當
爺
爺

要
看
電
視
新
聞
時
，
他
卻
鍾
情
於
熒
幕
上
播
出
的
卡
通
片
，
與

爺
爺
爭
奪
觀
看
權
，
結
果
當
然
是
爺
爺
讓
步
。

柳
永
的
︽
雨
霖
鈴
︾
，
詞
曰
：﹁
執
手
相
看
淚
眼
，
竟
無
語

凝
噎
。
念
去
去
、
千
里
煙
波
，
暮
靄
沉
沉
楚
天
闊
。﹂
多
情
自

古
傷
離
別
，
講
的
是
暫
別
。
但
我
和
老
伴
是
永
別
，﹁
更
與
何

人
說﹂
？

南
宋
詞
人
陸
游
是
個
多
情
種
子
，
他
原
本
的
妻
子
唐
琬
是
他

的
表
妹
，
兩
人
婚
後
感
情
很
好
。
但
陸
游
的
母
親
不
喜
歡
這
個

媳
婦
，
迫
他
們
離
婚
。
封
建
社
會
的﹁
父
母
之
命﹂
是
多
麼
可

怕
，
唐
琬
被
迫
改
嫁
，
陸
游
也
奉
命
另
娶
。
有
一
次
陸
游
和
唐

琬
在
沈
園
遊
玩
時
相
遇
，
於
是
在
牆
上
寫
了
這
首
深
情
的
詩
。

據
說
唐
琬
因
傷
心
過
度
，
不
久
便
病
死
了
。
陸
游
這
首
千
古
流

傳
的
情
詩
，﹁
一
懷
愁
緒﹂
，
流
傳
至
今
，
成
為
千
古
絕
唱
。

陸
游
在
愛
情
路
上
遭
遇
挫
折
，
他
的
愛
國
心
也
一
直
受
到
朝

廷
裡
的
投
降
派
的
排
擠
打
擊
，
於
是
要
唱
出﹁
已
是
黃
昏
獨
自

愁
，
更
着
風
和
雨﹂
來
。

讀詞有感

天
命
前
幾
天
在
網
絡
看
到
一
句
頗
有

意
思
的
話
：﹁
世
界
上
其
實
沒
有
父

母
，
只
不
過
是
有
一
批
孩
子
，
在
養
着

另
一
批
孩
子
。﹂
熟
悉
天
命
的
朋
友
，

都
知
道
我
總
是
以﹁
大
細
路﹂
自
居
，

從
來
不
會
自
認
是﹁
高
高
在
上﹂
的﹁
大

人﹂
。

我
總
是
覺
得
幸
運
，
自
己
的
親
子
關
係
不

俗
，
也
許
亦
與
我﹁
大
細
路﹂
的
態
度
有

關
。
所
謂﹁
一
批
孩
子
養
着
另
一
批
孩

子﹂
，
我
的
理
解
是
，
也
許
我
們
當
中
的
大

部
分
人
，
都
是﹁
被
迫
長
大
、
不
知
不
覺
長

大﹂
的
。
超
過
某
個
歲
數
，
就
變
成﹁
成
年

人﹂
；
再
踏
入
一
個
階
段
，
就
要
步
入
社

會
；
到
某
一
天
，
不
管
我
們
做
好
準
備
沒

有
，
也
許
就
成
為﹁
父
母﹂
。

家
庭
矛
盾
的
產
生
，
往
往
就
在
於
，
有
時
大
家
忘
記

了
，
去
除﹁
父
母﹂
這
個
身
份
，
我
們
都
是
孩
子
。
如

果
父
母
本
身
執
着
於﹁
父
母﹂
的
框
框
，
可
能
會
對
子

女
有
過
度
支
配
慾
；
如
果
子
女
執
着
於
這
個
框
框
，
也

許
就
會
太
期
待﹁
父
母﹂
是﹁
全
能﹂
，
一
定
很
理
解

自
己
，
而
不
應
有
犯
錯
的
時
候
。

一
些
矛
盾
較
深
的
家
庭
，
亦
可
能
會
有
年
輕
人
離
家
出

走
，
或
很
早
便
自
我
獨
立
、
脫
離
父
母
生
活
的
情
況
。

如
果
從
相
學
角
度
看
，
很
早
離
家
的
年
輕
人
，
面
相

大
多
有
共
同
特
徵
：
額
頭
不
美
。
額
掌
管
着
一
個
人
十

五
至
三
十
歲
時
的
運
氣
，
亦
即
最
依
賴
父
母
照
顧
的
年

紀
，
所
以
若
額
頭
生
得
三
尖
八
角
，
凹
凸
不
平
，
代
表

與
父
母
緣
薄
，
不
是
早
離
家
，
就
可
能
是
父
母
的
身
體

有
毛
病
。
若
髮
腳
處
更
生
有
一
些
如
細
毛
般
的
頭
髮

者
，
其
人
更
可
能
被
迫
成
為
別
人
的
養
子
養
女
。
整
體

而
論
，
輪
廓
深
的
人
比
輪
廓
淺
的
人
父
母
緣
薄
。

我
想
，
即
使
是
出
走
的
孩
子
，
也
不
免
有
想
起
家
庭

的
時
候
。
當
內
心
對
父
母
生
出
怨
恨
時
，
不
妨
提
醒
自

己
，
其
實
撇
除
父
母
的﹁
身
份﹂
，
他
們
也
和
你
一

樣
，
只
是
孩
子
而
已
。
孩
子
，
不
妨
原
諒
孩
子
？

孩子養孩子

繼尹相傑、房祖名、張默、鄭偉、寧財神、胡
東、高虎、李代沫、王學兵等之後，憑借《封神
榜》裡蘇妲己一角迅速爆紅的51歲女藝人傅藝偉
日前也因容留他人吸毒被北京警方抓獲，成為又
一名涉毒者。
我總以為，「黃賭毒」離正常人很遠，其實不
然，它已滲透到社會各個層面，包括官員、商
賈、明星，甚至中學生，甚至在網絡聊天室聚眾
吸毒。
毒品之害誰人不知？擺着好端端的生活不過而
去親近毒品，真乃怒其不爭、哀其不幸了！
踩了「紅線」，就得接受法律制裁。要讓全社
會知道，毒瘤須動大手術，頑疾極待下猛藥，
「紅線」不可碰！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毒品之害可追溯到兩
千多年前的先秦時代。
最初毒品常以「不老藥」之名橫空出世。魏晉
時期的嵇康、阮籍等嗜好的寒食散（五石散）即
是一種迷惑人心的慢性毒品。唐代名醫孫思邈曾
說：「遇此方，即須焚之，勿久留也。」最早流
行的大宗毒品則是罌粟提取物，亦即鴉片。古籍
中「底也伽」、「合甫融」就是罌粟衍生物。罌
粟花絢麗華美，卻是絕對的魔鬼毒蛇，受害者從
走卒販夫直到天皇老子！
古籍記載，武則天的老公—唐高宗李治便是
「底也伽」受害者。《舊唐書．拂菻傳》說：
「乾封二年遣使獻底也伽」，彼時罌粟是從拂菻
國—即古羅馬「進口」。李治原是有作為的君
王，但體質較差經常頭暈目眩，他也認為鴉片有

抗病功效，吸上舶來的「底也伽」，誰知從此成
癮，成為受鴉片毒害的第一個皇帝。
在宋代，御醫將罌粟米和殼研成末，加蜂蜜製
成藥丸，被視為治療痢疾和痔瘡特效藥，於是逐
漸將罌粟當成保健品流行開來。蘇東坡《歸宜興
留題竹西寺》詩中曰：「道人勸飲雞蘇水，童子
能煎鶯粟湯。」這鶯粟湯即罌粟湯。老蘇還記下
喝罌粟湯感受：「飲之一杯，失笑欣然；我來潁
川，如遊廬山。」此乃吸毒後飄飄欲仙、充滿幻
覺的典型症狀。
到了明代毒品開始氾濫，明人徐伯齡在《蟫精

雋》之《合甫融》一章中稱：「海外諸國並西域
產有一藥，名『合甫融』，中國又名鴉片。」隨
之以鴉片為原料的「一粒金丹」、「鴉片散」、
「大金丹」等藥丸大行其道。當時鴉片是昂貴的
「奢侈品」，普通民眾消費不起，權貴、名流、
富商才能食用。明神宗朱翊鈞也深陷「烏香」之
害，烏香即罌粟。《明神宗實錄》說朱翊鈞常頒
旨「朕自夏感受濕毒，足心疼痛，且不時眩暈，
步履艱難」，此乃長期吸毒的結果，以致其48年
皇帝生涯中竟有23年不視朝政。明代著名「官員
作家」謝肇淛就直指鴉片「有大毒」、「往往吞
之即斃」。1958年北京定陵被發掘出來，專家從
朱翊鈞頭蓋骨中檢出鴉片殘留成分，也印證了他
長期吸食毒品。
吸毒無異於自殺，害國害民，後患無窮，從來
為人所不齒。當年林則徐全力禁煙道：「鴉片流
毒於天下，為害甚巨，法當從嚴。若猶泄泄視
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

無可以充餉之銀。」可謂言之鑿鑿，大得民心。
令人悲嘆的是：一百多年過去，毒品之患在中

國竟「濤聲依舊」！
國家禁毒委發佈的《2015年中國毒品形勢報

告》稱，涉毒明星和公務員佔全國吸毒人員
0.4%，這比例看似不大，但縱觀全國有234.5萬名
「癮君子」的龐大總數，0.4%就是9,380人，他們
作為在各種場合頻頻「亮相」的公眾人物，其
「影響力」則非同小可了！
涉毒藝人屢禁不止，緣由何在？
除了他們「缺失信仰、精神空虛」外，對明星
太過「寬容」也是一大誘因。
為此2014年10月廣電總局就頒佈對劣跡藝人

「禁播令」：規定廣播影視、文藝團體等不得邀
請因吸毒被公安機關查處未滿三年或尚未戒除毒
癮人員參與製作廣電節目、舉辦參與文藝演出，
對他們作為主創參與製作的影視劇、廣電節目及
代言的商業廣告，一律「封殺」。
藝人是靠「出鏡」賺錢的，理應接受公眾的檢
視，「禁播」無疑能起到一定震懾作用。
也有人為「涉毒」藝人說情，有「涉毒是藝人
抵禦競爭壓力、以尋求刺激來激發創作靈感的一
種方式」云云。
這純粹是為違法行為狡辯。誰不知藝術源於生

活，文藝創作靈感也源自生活，尋求刺激途徑多
多，吸毒才能「激發靈感」嗎？當一個人缺乏理
想抱負，其思想必然墜入深淵。熱衷爭名奪利，
缺乏精神支柱，導致心靈空虛才是走上違法之路
的根源！
戒毒是需要堅強定力和意志的。當年張學良曾

有鴉片癮，後來只能靠嗎啡支撐，每20分鐘就得
打一針，使其全身佈滿針眼。1933年在宋子文力
勸下，張學良決心戒毒，但中毒太深談何容易？
他硬是命人將自己綁在椅子上，交給副官一把

槍，說誰再敢給他送毒品就當場槍斃。經過七天
七夜死去活來苦苦掙扎，「少帥」終於戒毒成
功，三年後發動著名的西安事變。
艾米麗．哈恩（Emily Hahn），中文名「項美

麗」，是民國時期美國媒體《紐約客》駐華記
者，也是一位同情中國人民的女作家，曾將毛澤
東《論持久戰》和沈從文《邊城》譯成英文。同
時她又是一名吸毒者。當時國民政府頒佈嚴格的
《禁煙法》，甚至規定「吸毒被捉一律槍斃」。
項美麗接受戒毒治療，經過與世隔絕痛不欲生的
艱苦抗爭，終於戒掉毒癮，還在渝撰下名著《宋
氏三姐妹》。
1991年，美國總統老布什曾想請才華橫溢、成
就顯赫的蘋果公司創始人喬布斯出任政府職務，
有人提出喬布斯曾有吸毒史，但大家很快對喬布
斯成功戒毒的堅定意志所折服。只是由於種種原
因，喬布斯沒有去「當官」，繼續其發明家和企
業家生涯。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也允許違法者脫胎換

骨重新做人。涉毒人員既是違法者，也是受害
者。要讓他們在法律框架下接受懲罰，又在文化
氛圍中給予關愛，使其盡快改邪歸正融入社會。
柯震東4年前因出演《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
女孩》一炮爆紅，2014年因涉毒形象盡毀。當時
他正擔綱《捉妖記》第一主角，佔70%戲份，因
臨時換人使該片遭重創，2.8億元製作成本又追加
7,000萬元。柯震東獲釋後洗心革面，在內地和台
灣均舉辦道歉會，因他是初犯，認罪態度好，積
極自費戒毒，兩年內沒有再犯，目前已回歸演藝
圈，接演了新片。
「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
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林則徐誓言仍響在耳
畔。奉勸涉毒藝人千萬珍惜羽毛，倘一犯再犯屢
教不改，勢必被法律和國人徹底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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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一
對
姊
弟
戀
有
情
人
終
成
眷
屬
，
羅
仲

謙
楊
怡
結
婚
了
。
我
會
用﹁
找
數﹂
來
形

容
。
去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參
加
胡
杏
兒
婚

禮
，
遇
到
羅
仲
謙
楊
怡
甜
蜜
出
席
，
當
時
盛

傳
他
們
婚
訊
，
他
們
一
再
否
認
，
我
問
羅
仲

謙
何
時
結
婚
？
他
肯
定
地
答
：﹁
明
年
︵
即
今

年
︶
一
定
結
。﹂
非
常
坦
白
，
跟
對
外
界
不
置
可

否
的
態
度
完
全
不
同
，
當
作
是
朋
友
傾
偈
，
毫
無

避
諱
，
表
示
信
任
，
所
以
我
不
打
算
爆
料
。
我
已

用W
hatsA

pp

恭
喜
羅
仲
謙
。

果
然
，
事
隔
三
個
月
，
他
們
雙
雙
向
公
司
請

假
，
飛
到
英
國
，
於
三
月
二
十
二
日
在
利
茲
城
堡

註
冊
結
婚
。
楊
怡
的
媽
媽
、
胞
姐
楊
卓
娜
與
姐

夫
、
羅
仲
謙
父
親
同
往
觀
禮
。
一
對
新
人
穿
上
白

色
婚
紗
，
像
童
話
中
的
公
主
與
王
子
，
在
逾
九
百

年
歷
史
的
古
堡
行
禮
及
影
結
婚
相
。
羅
仲
謙
選
擇

在
此
迎
娶
楊
怡
別
具
心
意
，
該
城
堡
是
英
國
最
古

老
的
城
堡
之
一
，
曾
是
英
國
王
室
的
鄉
間
別
墅
，

歷
代
新
任
國
王
都
將
它
送
給
王
后
，
是
最
浪
漫
的

城
堡
；
在
此
結
婚
猶
如
表
明
心
跡
，
就
是
視
楊
怡

為
王
后
。
舉
行
古
堡
婚
禮
約
花
16
萬
港
元
，
當
然

不
包
括
新
人
的
婚
紗
禮
服
、
機
票
酒
店
、
晚
宴

等
，
至
於
回
港
後
何
時
補
擺
喜
酒
則
有
待
他
們
公

佈
。他

們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合
演
︽O

n
C
all
36

小

時
︾
邂
逅
，
年
齡
雖
相
距
五
歲
，
但
因
羅
仲
謙
思

想
成
熟
，
兩
人
過
電
，
開
始
發
展
姊
弟
戀
。
相
戀

期
間
，
二
人
事
業
更
上
一
層
樓
，
楊
怡
成
視
后
；
羅
仲
謙
工

作
不
斷
，
去
年
還
接
拍
︽
孫
悟
空
之
三
打
白
骨
精
︾
演
沙

僧
，
雖
然
戲
份
較
少
，
但
電
影
的
聲
勢
，
加
上
主
演
的
郭
富

城
和
鞏
俐
，
對
他
來
說
不
失
是
晉
身
內
地
市
場
很
好
的
第
一

步
，
現
在
是
結
婚
的
適
當
時
候
。

當
紅
小
生
娶
當
紅
花
旦
，
十
分
匹
配
，
不
會
給
勢
利
眼
，

說
什
麼
男
尊
女
卑
、
女
卑
男
尊
。

羅仲謙古堡婚禮娶楊怡


